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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聚落、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 

成因分析与比较 

唐洪亚 

(安徽农业大学 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当今在城市建设中，城市色彩体系并没有被完全建立。为了能更好地建立一个与当地文化、环境、

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相符合的城市色彩体系，许多学者开始从拥有成熟色彩体系的古聚落中寻找答案。徽州传统聚落

和巴斯古城分别位于中国和英国，各自拥有青、黑、白色系和蜂蜜黄与深灰色系，二者虽然色系不同，但其色彩体

系的建设均被世界所公认。文章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个不同城市色彩体系的成因，研究了成熟的城市色彩形成的原

因与规律，这将有助于中国城市色彩体系的积极建设，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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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色彩——城市文化的本质体现 

城市色彩，指的是城市公共空间中有裸露物体外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包括建筑、植被、基础设施等[1]。一般而言，分为人

工色和自然色。人工色指的是人为所创造的物质颜色，如楼房、围墙、乃至人的服饰等；自然色则指的是自然风景，包括树木、

河水、山谷等，两者共同构建了的城市色彩系统[2]。 

城市色彩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积累，世界上许多城市中，有很多已经明确了城市色彩的概念，并定义和统一了自身的

城市色彩体系，如巴黎已经确定了奶酪淡色加深灰色系，罗马因其遗留的建筑遗产大多以土红加米黄色为主色调，而也明确了

该色系为罗马的色彩体现
[3]
。在中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研究并提出建立自身的色彩体系，如北京就确立了灰色系为主色调，哈

尔滨受俄罗斯殖民文化的影响而拥有大量的米黄色和黄白色的建筑，为使得其文化得以延续，也确立了该色系为本市的城市色

彩[1]。 

城市色彩之所以被定义，主要来自于自身所属城市的文化历史的自然发展，政府部门负责保护其自身的文化本质，从而统

一了城市色彩［1］。为此，该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了不同方面学者的兴趣，推动了“建筑色彩规划”和“色彩地理学说”等相关学

科的兴起
[2]
。可以说，城市色彩是城市文化的本质体现，其对推进城市规划的水平以及提高人居空间的质量具有重大作用。 

二、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现状 

1.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现状 

古徽州又名新安，其发展虽然可以追溯至唐代，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则成熟于明清时期。自明朝以来，徽州开始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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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建筑色彩体系为前身的城市色彩体系，主要体现为以宗族思想为指导下代表不同社会等级的各类建筑[5]。 

明朝时期，政府对住宅的装饰（颜色）有严格限制
［6］

，如第一等级为望族贵人，建筑装饰豪华，“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

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桷彩绘饰”而次之的第二等级，则依据官居品位来决定建筑具

体的主色，如一、二品官员住宅可以“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而六品官以下则为“厅堂梁栋祗用

粉青饰之”，最低等的平民则“不许用斗拱，饰彩色”[7]。古徽州地区因大部分为农民和商贩，所以无法使用金、黄、红等明亮

颜色，导致古徽州地区的建筑基本为青、黑、白色系[7]。该色系延续至今，成为了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基础（图 la，b）[8]。 

 

图 l（a，b）青黑白色系为古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系统（笔者自制） 

时至清代，徽州宗族思想和风水观念的交融在封建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达到巅峰[6]。第一，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聚落布局

讲究天人合一，喜“天”色，为黑，好“水”色，为青色，并且用白色连接，象征自然道法，相互包容[6]。第二，程朱理学其蕴

含的道家思想对素色和“无彩”独有尊崇，其提倡“无彩”为最贴近自然的美学标准[6]。第三，徽州宗族思想强调“忠，义，礼，

法”，体现了子孙对祖先和大家族的敬畏。黑、白、青色系表现了庄重与简明，后转化为强烈的色彩象征意义，与徽州宗族体

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相互结合。青、白、黑色系由此定型，成为了徽州传统聚落的风貌标志，后又被称之为“粉墙黛瓦”，

“青山绿水”[6]，闻名于世界，惊叹于世人。 

2.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现状 

巴斯古城位于英格兰西南埃文郡，是英国唯一被冠以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整体聚落，与古徽州不同，巴斯古城从古至今依

然是行政实体，1590年被正式升格为“市”
［9］

。 

巴斯虽然历经风雨，经历了数次规划和重建，但是城市风貌依然保持着统一，楼房外墙普遍是蜂蜜般的米黄色，屋顶则是

深灰色［5］。该套城市色彩体系在当今巴斯已达到成熟，在之后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中，政府和社会的建筑行为因强烈的历史

保护意识，而均受其约束和指导
［10］

。 

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之所以统一稳定，主要原因包含两点:第一，巴斯古城最初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当时的罗马帝国，但是罗

马的建筑色彩千差万别，主要依赖当地的石材进行色彩的设计和搭配，所以导致了虽然巴斯古城历经从罗马政权到英格兰政权

的管理过度，其建筑色彩差别不大［10］。第二，巴斯在 18世纪约翰伍德父子的联合设计下，选择了尊重之前的城市风貌，并将蜂

蜜黄和深灰色确立为城市的主色调（图 2a，b），在后期的规划和建设调整中，该项统一的色彩规划起到了关键作用[10]。巴斯古

城因迷人并且富有统一韵律的颜色被誉为“欧洲城市设计的典范［10］”。 



 

 3 

 

图 2（a.b）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鲜明，以蜂蜜黄和深灰色为主
［9］

 

（图片来源于严宇亮、王雯赞《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探究——以巴斯为例》,《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论文集（08城市文化）》，2014：图 3-3，图 3-7） 

三、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成因的差异 

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可以分别追溯到两大世界文明——汉文明和罗马文明，但是，它们历经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背景和

文化传承后，都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城市色彩都具有和谐统一、惊艳迷人的非凡魅力。虽然颜色系统不同，但徽州的西递、

宏村和巴斯古城一起，均被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两个案例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各自的个性，分析它们各自色彩的异同，

对理解城市色彩有更深的推进作用。 

1.城市色彩的主观决策者不同 

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是由平面阶层所决策的，尽管后期徽商的繁荣带动了大量的财富流进徽州，但是徽商因其“明允

笃诚”和“真实无妄”的特点[6]，使得青、黑、白的色彩体系被稳定下来。徽商崇尚低调节俭和尊崇宗法，青、黑、白色系自祖

宗祠堂和牌坊保留以来，徽州后人都以遵循为主，无多余色系，体现家族权威［6］。而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是由皇族决策，在后

期的规划和扩建中，虽然出现私人设计师的统一设计，但都受政府的信任和委托。这种上层统一的色彩体系一旦被建立，“自

上而下”的体系便促使社会遵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斯重建时期，所有新建的房屋和公共设施的色彩均被统一到蜂蜜黄

与深灰色的体系之内［10］。详见表 1。 

表 1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决策者比较 

 古徽州传统聚落 巴斯古城 

聚落 

兴建 

时期 

由平面阶层推动 

（古徽州聚落居民祖先由唐代北部中原迁往徽州地

区［11］。多数为躲避战争的难民，奠定了平民阶层的

阶级基础） 

由罗马皇族推动 

（巴斯古城起源于温泉，后被罗马皇族兴建为浴场，

浴场建筑采用当地石材，巴斯古城的雏形以当地石

材的颜色为主要色系，但因罗马建筑本身无统一的

建筑色彩规划，所以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建设相对

杂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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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 

发展 

时期 

由地主阶级推动 

（徽商逐渐兴起，为使家族持续兴旺，引风水寓意

人色彩体系中，后因明清时期的建筑色彩的等级限

制，青、白、黑色系由徽商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推动，

达到稳固[ll］） 

由专业建筑师推动 

（在 18世纪，约翰伍德父子针对部分城市建设运动

的不合理趋势，由政府授权，对巴斯古城的城市色

彩强制统一为黄灰色体系。由专业建筑师推动的色

彩体系完全建立［10］） 

聚落 

当下 

时期 

由政府出台政策法令推动 

（徽州地区以旅游经济作为支柱产业，为保护自身

风貌和吸引游客，青、白、黑色系被政府出台的政

策法律维持） 

 

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推动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城市色彩作为城

市遗产的保护的重要部分，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并

同时推动[12]) 

 

2.城市色彩的文化内涵不同 

徽州传统聚落的色彩体系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其文化内涵主要基于徽州自身的程朱理学。徽州人对程朱理学中的风水

思想最为尊崇，主要因为两个方面:第一，徽州人的祖先饱受战乱，躲避到“环山绕水”的徽州地区才落地生根，并使得整个徽

州衍生了辉煌的文化[10]。可以说徽州人对家园地处的地势环境极为崇拜。这种崇拜和其衍生出的对山水自然环境的理解便成了

推动徽州程朱理学的原因之一。第二，徽商的富裕和商贸活动需要一定的价值观规范，从徽州地区的空间布局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其体现，如水为“财”，水圳与水口园林联通整个徽州聚落，并将水引人家中，形成天井大院［13］。 

后期的色彩体系的稳定，便建立在程朱理学所包含的文化当中。白色在程朱理学中最贴近“道家无为”的思想，强调命理

和和谐
[14]

。所以在徽州的发展中，白色不但抛弃了原有的阶级标识，同时因特殊的和谐寓意被大面积应用。相比于白色，黑色

则体现了“天”的属性，在中国特有的封建农业文化中，“天”不仅寓意天空，也寓意着农作物的收成，“靠天吃饭”的传统

农耕思想在古徽州影响深远，黑色深刻反映了徽州人对天的崇拜。青色则寓意为“水”，代表财富。徽州聚落多滨水而建，聚

落的“青”与聚落的水系相互呼应，以至于整个徽州聚落无不体现程朱理学的深远思想
[14]
。 

相比与古徽州，巴斯古城的色彩文化溯源较弱，主要依赖罗马人在对当地石材的利用而达到的实际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后期的英国社会的保护意识极为强烈。这种尊重历史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责任在不同政权的更迭里也得到体现［14］。一般而言，

巴斯古城中，从罗马古建筑到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对于色彩的统一并没有明确要求，同样种类的建筑风格却拥有了极其繁杂

的颜色。这也导致了在巴斯城市色彩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当地石材的基本材质色调为主要的标准［9］。详见表 2。 

表 2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文化内涵比较 

 古徽州传统聚落 巴斯古城 

 封建农业文化 奴隶社会皇族享乐文化 

历史背景 （徽州色彩体系来源于浓厚的封建农业文化，使得

色彩要与天地相适宜，尊重天地和周边的山水环境
[12]） 

（巴斯古城最初由皇族享乐为用，色彩体系须满足

人的视觉舒适要求
[l2］
） 

   

 朱程理学与风水哲学 罗马建筑的实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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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信仰 （徽州人注重看不见的“风水”和“命理”，城市

色彩要亲“水”，藏“气”，黑、白、青色系也由

此而来
［13］

） 

（在巴斯建城的罗马人注重实用价值，就地取材成

就了巴斯的色彩底蕴——石灰岩的本源色） 

   

社会意识 

政府的法律保护及民间保护意识较弱 

（包括色彩保护在内的整体保护具有一定的功利

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强，社会对城市色彩

建设的有效参与度低[15]） 

社会共同保护意识强，认同历史痕迹所带来的文化

价值（全社会的参与积极性髙，登录建筑保护制度

将政府与社会之间保护制度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产

权隔阂打破，有机的联系到一起，以便更好的维护

和协调城市风貌［9］） 

 

 

3.城市色彩所基于的材料不同 

古徽州的聚落色彩受材质影响明显，其中主要受建筑外观影响。古徽州的建筑喜用当地石材。首先，因徽州地靠白际山，

而多使用其盛产的白垩，主要用其涂抹外墙，使其端庄素雅，同时又成本低廉，符合徽州价值观中的“财不外露”的文化思想。

青、黑、白色系中的白大多指的是此材质。其次，黑色的黟县青石（又称黟山清水石）不仅常用于灰火墙和瓦片顶，还用于雕

刻装饰，丰富了建筑外观。一般而言，黟县青石也被公认为代表了古徽州城市色彩系统的黑元素。最后，古徽州建筑常用的砖

材料材质特殊，以“经过洗浆沉淀的细土制坯烧制而成，其色泽青灰，质地细腻，便于精雕细作”，其构成了色彩体系中的青

元素［11］。 

巴斯古城最初由罗马人建造，因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罗马人选用当地质地良好的巴斯石灰岩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在后

期约翰伍德父子进行二次城市设计时，其“忠实地遵循当时英国流行的帕拉第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的艺术原理”，

并将本地的石灰岩确定为主要的建材
［11］

。将主要灰色的石灰岩和黄白色的石灰岩作为主要色彩。之后，政府规定了严格的色彩

控制计划，新建的建筑必须使用当地适当颜色的石灰岩，这进一步促使了巴斯古城色彩体系的稳定。详见表 3、表 4。 

表 3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建筑材质比较 

 材质种类 材质选取原因 

古徽州传统

聚落 
白际山白垩 

材料来源于当黄山地区，其的选取不仅考虑到当地的可持续的发展程度，同时也考

虑到其代表的风水寓意和财富象征［12］ 

 黄山粘土砖  

 黟县青石头  

巴斯古城 巴斯石灰岩 

材料来源于巴斯本地，巴斯本地盛产石灰岩，其以质地坚硬，矿源较近为特点，后

期虽然多种建筑风格介入（如维多利亚），但都坚持使用原来的巴斯石灰岩，并且其

因优良的质量而被指定为皇家建筑材料之一[10] 

 

表 4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寓意比较 

 颜色种类 颜色寓意 

古徽州传统聚落 白色 
白，青，黑分别寓意和谐，水和天，古徽州的城市建设欲集善风善水于一体，

保持家族运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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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色  

 黑色  

巴斯古城 
黄白色 黄白与深灰为当地石灰岩中最多的种类之一，明暗交叉相互包含搭配，色彩体

系本身带来的视觉震撼也独具匠心 深灰色 

 

四、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成因的相同规律 

无论是古徽州还是巴斯古城，虽然其各自拥有不同的色彩体系，但是其都是世界上古聚落中保存了完整色彩体系的成功案

例。两个案例在不同的时间长度和历史文化中都不约而同地焕发了色彩的魅力，使得城市（聚落）更加和谐，风景更加独具特

色。究其原因，两个案例拥有相同的色彩形成规律，导致它们形成了成熟的色彩体系并被完整地保护。 

1.城市色彩的确定顺应文化背景 

古徽州城市色彩体系的确定顺应了程朱理学衍生出的徽商思想和风水理论，而巴斯古城则顺应了罗马的建筑思想，即就地

取材，喜爱坚硬石材。二者在后期的发展中，两城的后人对先人建立的色彩体系没有质疑和阻碍。如徽州人并没有因富裕而想

改变代表贫穷的白色，而是继续保持，主要是因为对家族族权的尊重和对低调藏富的徽文化的遵循。随着时间的发展，白色也

从“平民”寓意中跳脱出来，成为了天地和谐的象征[6]。巴斯古城的早期建筑是基于对当地洗浴场所建设需要的实用要求，即需

要在短期内建立供王公贵族享用的温泉建筑群。所以当地早期建立的城市色彩的象征意义薄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正

因为如此，巴斯古城虽然历经了战争的破坏，但因之前被使用的本身就是当地的石灰岩，使得重建后要保持色彩统一的难度大

大降低[10]。这也为约翰伍德和后期政府进行维护压缩了经济成本。可以说，巴斯的色彩体系顺应了文化背景，也更加顺应了当

地的经济和资源条件。 

2.城市色彩的成熟得益于稳定的空间结构 

没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其被依附的城市色彩也无法成熟［12］。古徽州的各个聚落，无论具体规模大小，但是空间结构相当完

善合理，每一个聚落均具有祠堂（城市纪念，公共活动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牌坊（标识，空间划分功能）、民居（居住功

能）、园林（休闲游憩功能）等，结构上被水圳连接，建立了完整的城市给排水和消防系统，具有了相对完善的城市功能［9］。并

且徽州人将这种结构条理化，逻辑化，使得该种结构可以被推广和应用。巴斯古城以罗马浴场和亚贝大教堂为中心，而市中心

便位于这两座历史建筑的南部，其临近艾文河，因靠近淡水和教堂，该片区域的人口率先增长，但是带动的城市建设依然沿河

而建。而巴斯作为旅游城市，其浴场、教堂等成为旅游景点，具有刚性的游客吸引力，使得从浴场、教堂到埃文河沿岸形成的

老城区，依然是承载整个城市的功能中心[10]。虽然部分当地居民迁往郊区，并新建了许多城市功能机构（如巴斯大学），但为了

保护巴斯古城的风貌，在老城区的巴斯中心的空间结构依然保存，并且其本身的基本功能（商业，旅游）所发挥的产业功能支

撑了巴斯城市的发展[10]（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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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巴斯老城区依然围绕教堂和浴场建设，并继续沿河分布［7］ 

（图片来源于赵晓梅、王鹏《英国古城保护比较——达勒姆、约克和巴斯为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规划——2008 中

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8：图 4） 

3.城市色彩的延续依托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程度 

城市色彩的延续本质，就是其代表的城市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2]。徽州传统聚落和巴斯古城之所以能保持原来的风貌，

并且能够焕发不同的魅力，主要是其背后的城市发展拥有较高的可持续程度。首先，城市色彩的维护涉及环境保护，住房建设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社会的支持，城市色彩的体系则容易瓦解。古徽州和巴斯古城的社会支持度相比于各自所在国的其他

城市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度［10］。古徽州居民希望维护好家园的风貌，不仅可以美化家园，同时更能发展旅游经济，增加

自己的收入，而巴斯古城的居民则更加认识到城市风貌本身的价值，英国政府结合当地在内的古迹建筑，在 1947年后修改了新

的城乡规划法，颁布了建筑登录制度，使得建筑的色彩体系建设得到了市民的支持，由市民社会阶层推动的色彩保护得到落实[9]。 

五、结论与启示 

诚然，徽州传统聚落和巴斯古城的色彩系统体系虽然各有风格，但是依然保持着统一与和谐，这给了当今在城市化过程中

的城市建设以新的思考和启示。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意识和建设相应的色彩体系，但是效果甚微。而徽州的传统聚落虽

然相比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色彩体系建设得更为成熟，却无法进行推广。主要原因是徽州传统聚落的色彩体系目前归类于文物保

护体系之中，而无论是其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还是省市级的保护村落，其色彩建设仍然是以发展旅游经济或历史遗产

保护为导向。在中国其他非旅游城市或非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价值导向的消失使得城市色彩体系的建设举步维艰。它们更多的

是以发展自身城建规划和经济产值为唯一导向，而在此导向下的色彩体系建设急功近利，缺乏科学有效的建设方法和评价体系。 

无论是徽州传统聚落还是巴斯古城，它们的城市色彩成因都是基于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循规蹈矩，并

且也结合了当地人的生活需求。城市在发展中，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自己的城市色彩;这种条件下的城

市色彩才最会被当地社会接受，并且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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